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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埋藏深度和碳酸钙含量对南海

沉积物干密度的影响
　

张新康，贾国东
*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2）

摘　要：在古海洋学研究中，质量堆积速率是反映地质历史时期某种物质沉积通量变化趋势

的重要指标。计算质量堆积速率的一个必要参数是沉积物的干密度（DBD）。但是，很多钻

孔沉积物的干密度数据往往因采样间隔稀疏而分辨率太低，甚至没有实测数据，为后续研究

带来一定限制。前人研究中曾经发现深海沉积物的 DBD 可以用沉积物中的 CaCO3 含量进

行估算，但这一方法在南海是否可行尚缺乏研究。笔者根据前人经验，对南海 ODP184，IODP
349、367、368 共 4 个航次 17 个站位的 DBD、CaCO3 含量与样品埋藏深度数据进行了分析，发

现沉积物埋藏深度是影响 DBD 的重要因素，DBD 和 CaCO3 含量仅在南海南部的 ODP1143
站位表现出良好的关系。而在南海北部及中部可能由于受到不同程度深层流活动的影响，导

致沉积环境极不稳定，非碳酸钙组分来源复杂多变，故 DBD 与 CaCO3% 的相关性差。在南海

南部，以沉积物埋藏深度和 CaCO3% 为变量，对 ODP1143 站位用二元多项式拟合出一经验公

式，该公式适用于南海南部海域与 1 143 站位有相似沉积环境的沉积物样品干密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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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质量堆积速率是古海洋学研究中定量重建地

质历史时期某种物质沉积通量变化趋势的重要数

据。比如，海洋总有机碳（TOC）的堆积速率可以反

映 TOC 的沉积通量变化，进而指示有机碳生产和

输出通量的变化历史。这要比单纯运用 TOC 含量

数据得出的变化曲线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然而，计

算沉积物的质量堆积速率往往受到一些限制，其中

的一个限制就是经常缺乏沉积物的干密度（DBD）

这一基础参数。

沉积物的干密度是指从原位取出的单位体积

的沉积物，其孔隙中完全脱水后的质量。即沉积物

固体颗粒的质量与其原位总体积之比值。然而，

DBD 参数在钻孔沉积物采集后通常并没有及时进

行高分辨率的测量，而且沉积柱在岩芯库储存较长

时间后往往会部分失水并变形，从而无法获得准确

的原位体积，也就无法进行可靠的 DBD 的测量。

一些研究中会假设样品干密度是不变的，然而多数

情况下这种假设会给有关计算带来较大误差  [1]。

CLEMENS 等[2] 曾使用氯离子提取法与干燥失重

法分别计算沉积物中原始海水含量，并进一步计算

原始干密度，但这两种方法所得结果误差仍可达

±20%，且实验过程较为繁琐。所以，如何对缺乏

DBD 数据的样品通过其他简单参数进行估算以获

得相对可靠的 DBD 数据就显得尤为重要。

影响原始海洋沉积物干密度的因素主要有沉

积物本身物质组成和早期成岩作用（影响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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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前人研究还发现沉积物埋藏深度直接影

响早期成岩作用，进而影响孔隙度，最终影响沉积

物的干密度，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孔隙率与沉积物

埋藏深度的相关经验公式[3-4]。原位海洋沉积物主

要包含有机质（通常＜1%）、碳酸钙以及非钙质部

分（如黏土矿物等，多来自陆源输入）等。其中，碳

酸钙是深海沉积物的主要生源组分，含量较高且容

易测量，成为用来估算沉积物 DBD 的重要参数。

前人在对赤道太平洋[1,5]、南印度洋[2] 以及东赤道

大西洋[6] 的研究中，都发现沉积物干密度与碳酸钙

百分含量（CaCO3%）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显

著的关系应该是由于所研究的钻孔位置均处于远

洋区，陆源输入影响微弱，碳酸盐含量高所致。但

是，不同海域之间由于沉积环境与埋藏环境不尽相

同，上述研究中得出的预测公式并不相同，因此没

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经验公式可以应用到所有海域。

在南海，沉积物 DBD 与 CaCO3%，以及沉积物

埋藏深度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研究报道。对于南海

这样一个边缘海，陆源物质在沉积物中占很大比例，

其环境背景与前人所研究的大洋区域有较大差别。

但是，如果某个区域的沉积环境与陆源物质来源稳

定，那么沉积物干密度仍可能由沉积物成分，甚至

CaCO3% 来定量预测。否则，DBD 与 CaCO3% 之间

的相关性就会变差，难以用 CaCO3% 作为预测 DBD
的参数。为验证上述推测，本文从南海的数次国际

大洋钻探数据库中提取了钻孔沉积物的埋藏深

度、DBD 和 CaCO3% 数据，以此来探究 DBD 与

CaCO3% 和沉积物埋藏深度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讨

论运用 CaCO3% 和沉积物埋藏深度参数预测沉积

物 DBD 数据的可能性。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自 IODP Database 所公布的

航次数据（https://web.iodp.tamu.edu/OVERVIEW/），
共包括 ODP 184，IODP 349、367、368 等 4 个航次

的 17 个站位的 DBD、CaCO3% 与沉积物埋藏深度

数据，以及沉积速率数据。站点位置如图 1，详细信

息见表 1。
上述数据库中同一站位钻孔沉积物的 DBD 与

CaCO3% 数据并不对应相同的沉积物埋藏深度，考

虑到前者变化幅度更小且较为平滑，我们在每 2 个

DBD 数据间使用线性内插法得到与 CaCO3% 数

据对应沉积物埋藏深度的 DBD 值。在此基础上，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曲线拟合。所使用的分析

软件为 MATLAB R2018a 的曲线拟合工具 cftool
（Curve Fit Tool）。 

2    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钻孔站位的位置将其分为 3 组：①南

海北部，包括 1144、1145、1146、1147、1148、U1432、
U1435、 U1499、 U1500、 U1501、 U1502、 U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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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涉及站点位置以及南海深层流运移路径示意图

Fig.1    Site locations and the flow path of deep curr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6 Marine Geology 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2022 年 6 月

https://web.iodp.tamu.edu/OVERVIEW/
https://web.iodp.tamu.edu/OVERVIEW/


U1505；②中部海盆，包括 U1431、U1433、U1434；
③南海南部，包括 1143。我们对 3 组数据沉积物

DBD 分别与 CaCO3% 和沉积物埋藏深度的关系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与显著性分析，结果如图 2。在图 2
左列，不论南海北部、中部还是南部，DBD 都与沉

积物埋藏深度有着良好的相关关系；而在图 2 右列，

沉积物 DBD 与 CaCO3% 的关系呈现出由北向南逐

渐变好的趋势，至南海南部的 1143 站位，二者的相

关系数 R 达 0.79，相关性好且显著。这种由北向南

DBD 与 CaCO3% 相关性变好的现象并非是由于在

南部仅有 ODP1143 一个钻孔所导致，因为我们也

考察了北部及中部的每个单独钻孔的样品 DBD 与

CaCO3% 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均较差，R 均不超

过 0.45。所以，我们认为，1143 站位沉积物干密度

与 CaCO3% 之间较好的相关性并非偶然。 

3    讨论
 

3.1    沉积物干密度与埋藏深度关系

沉积物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被不断压实，孔隙

度不断降低，其含水量也随之降低，沉积物干密度

会增大。很早就有人提出沉积物密度、孔隙度与沉

积物埋藏深度的关系并总结出相关经验公式[3-4]，并

将其应用于在缺少样品 DBD 与孔隙度数据的情况

下质量沉积速率的计算[9]。

谢杨冰等 [10] 曾对 ODP184、IODP349 航次南

海北部诸站位沉积物埋藏深度-孔隙度关系进行过

研究，发现沉积物的压实系数在埋藏较浅时较大，

在到达某一深度时急剧减小并趋于稳定，说明沉积

物已经接近完全压实固结深度。本文中同样发现

这一规律，3 组 DBD-埋藏深度数据的曲线形态皆在

约 150 m 以浅时较陡，而在 150 m 以深显著变缓。

这可能暗示了南海沉积物的压实作用最明显的阶

段发生在埋藏深度约 150 m 以浅，而到达这一深度

后，由于沉积物已经被压实到某个临界程度，上覆

压力的继续增大对其孔隙度与 DBD 的影响逐渐减

弱，曲线逐渐变得愈加平缓，DBD 值趋于稳定，变化

较小。

此外，我们还发现，当处于同一埋藏深度，即重

力压实条件相似时，不同海域的沉积物样品具有不

同干密度。总体来言，南海北部干密度值相对较高，

而南部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与不同海域由于陆源

输入物源不同，沉积物在组成上存在差异有关。比

如，有研究发现[11]，北部站位所处区域表层沉积物

中，密度相对较大的绿泥石（2.6～3.3 g/cm3）、伊利

石（2.6～2.9 g/cm3）含量可分别达 29%、51%，而密

度相对较小的蒙脱石（2.1～2.5 g/cm3）仅为 12%；而

在南部海域，表层沉积物中绿泥石、伊利石与蒙脱

石的比例分别为 16%、26% 与 38%。因此，碎屑矿

物组成的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了南海北部与南部同

一埋藏深度沉积物的密度存在差异的现象。 

 

表 1    本文站位信息

Table 1    Specification of the study sites
 

航次 航次时间 站位 经度/（°E） 纬度/（°N） 水深/m 数据点/个

184 1999年2−4月

1143 113.285 9.362 2 771 180

1144 117.419 20.053 2 035 143

1145 117.631 19.584 3 175 60

1146 116.273 19.457 2 091 181

1147 116.555 18.835 3 245 24

1148 116.566 18.836 3 297 196

349 2014年1−3月

U1431 117.000 15.376 4 237 43

U1432 116.391 18.352 3 829 16

U1433 115.047 12.919 4 379 147

U1434 114.923 13.192 4 009 6

U1435 116.610 18.556 3 252 27

367 2017年2−4年
U1499 115.860 18.409 3 760 79

U1500 116.220 18.305 3 801 53

368 2017年4−6月

U1501 115.766 18.885 2 852 94

U1502 116.231 18.465 3 763 32

U1504 116.242 18.849 2 816 16

U1505 115.859 18.918 2 91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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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沉积物干密度与碳酸钙含量关系

南海深海沉积物中的碳酸盐主要是海洋生物

成因，主要来源为有孔虫和颗石藻两大类生物壳体。

不同来源的碳酸钙的影响可能主要表现在孔隙度，

例如，以较为粗粒的有孔虫钙质壳体为主的含碳酸

盐沉积物相比以较为细粒的颗石藻壳体为主的含

碳酸盐沉积物，有着更大的孔隙度。但这些不同的

孔隙度都包含在总的孔隙度中，本文认为这并不影

响碳酸盐含量与样品干密度之间的关系。其次，本

文讨论的碳酸钙含量是一个质量分数，讨论其与沉

积物干密度关系的一个前提是默认沉积物中碳酸

钙的密度是不变的，即碳酸钙本身的晶体结构是

相同的。事实上，海洋沉积物中碳酸钙沉积的晶

体结构不一定相同，例如文石质碳酸钙与方解石质

碳酸钙。尽管如此，二者密度相差并不显著，仅约

0.2 g/cm3（文石约 2.9 g/cm3，方解石约 2.7 g/cm3）。

而本文中南海沉积物的干密度平均值为（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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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海 DBD-沉积物埋藏深度关系和 DBD-CaCO3%关系

Fig.2    Relationships of DBD vs sediment burial depth and DBD vs CaCO3%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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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g/cm3（平均±标准差），上述碳酸盐类型的差异

在混合沉积物中平均造成的影响应该＜15%。但

是，本文中所涉及沉积物样品并没有关于碳酸钙

组分来源与结构的分析，故对其带来的影响难以准

确评估，仍有待后续研究中进行深入的探究与讨

论。因此，在本文对沉积物干密度与碳酸钙含量的

关系的讨论中，仍默认沉积物中碳酸钙组分的密度

不变。

前已述及，在赤道太平洋、南印度洋以及东赤

道大西洋等多个海域沉积物的 CaCO3% 与 DBD 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南海，这种关系表现为从北

部向南部相关性逐渐升高，在南部的相关性最好

（图 2）。
位于南海中部的 IODP349 航次 1431、1433、

1434 站位，其现代水深均 ＞4 000 m，远深于 3 000 m
的现代南海溶跃面[12]。这使得碳酸钙溶解作用强，

导致绝大多数数据点的 CaCO3% 值均＜10%，从而

影响了拟合效果，使得 DBD 与 CaCO3% 相关性较

低。但从图 2d 来看，在 CaCO3% 值＞20% 时（可能

由于地质历史上溶跃面有明显加深），中部数据点

的分布似乎也较为规律，但因数据有限，仍有待后

续进一步研究。

在北部，同样有超半数站位的水深 ＞3 000 m，

也可能是导致一些沉积物样品中 CaCO3% 值较低

（如 ＜10%）的一个原因。对此，本文将北部的所有

钻孔按照站位水深分为现代溶跃面（3 000 m）以上

和以下两部分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3，不论在溶跃面

以上还是以下，CaCO3% 与沉积物干密度之间的相

关性都较差。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南海北部

DBD 与 CaCO3% 相关关系如此之差呢？通过与前

人研究区域的对比可以发现，与南海不同，在赤道

太平洋、南印度洋以及东赤道大西洋等这些 DBD
与 CaCO3% 相关关系很好的海域，其沉积环境为受

陆源输入微弱的典型深海沉积。而南海作为分隔

亚洲大陆和太平洋的最大边缘海，每年从周围接收

超过 190 亿 t 河流沉积物[11]，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

封闭或半封闭边缘海中最大的河流沉积物储存地[13]。

这应该是在相同 CaCO3% 值的情况下，南海地区沉

积物干密度较东赤道太平洋沉积物大得多的一个原

因。南海大量的陆源沉积物输入稀释了生源 CaCO3

含量，导致南海沉积物中 CaCO3 含量较低，普遍

＜60%。而赤道太平洋、南印度洋以及东赤道大西

洋海域 CaCO3 含量可高达 90% 以上。而且，陆源

输入因其来源与成分相对复杂也显著减弱了 DBD

与 CaCO3% 之间本应紧密的相关关系。

类似的对比也可以应用于南海的北部与南部。

南部 1143 钻孔所处位置离陆架与河口相对较远，

且海底地形平缓，接受的陆源输入可能相对较少；

而北部一系列钻孔紧邻北部陡峭的陆坡，接受了比

1143 钻孔更多的陆源沉积。这或许是南部 1143 钻

孔 DBD 与 CaCO3% 相关性较好的一个原因。但这

并不是绝对的，据 LIU 等[10] 统计，南海北部主要的

陆源沉积物来源为台湾与北部大陆，年输入量分别

为 176 和 102 Mt；而与南部相近的婆罗洲、中南

半岛的年输入量分别达 459 和 166 Mt。所以即使

1143 钻孔所处位置离陆坡较远，地势较为平缓，但

由于南部巨大的输入量，其也接受了相当可观的陆

源沉积物。从沉积速率来看，南部 1143 钻孔的平

均沉积速率为 3.2～7.2 cm/ka；而北部尽管一些站位

（如 1144 站位）的沉积速率非常高，达 31～93 cm/ka，
但仍有相当部分北部站位除个别时期内沉积速率

较高外，大部分时期沉积速率与 1143 钻孔相近。

北部那些沉积速率与南部 1143 相近的钻孔，如

1147、1148 等，DBD 与 CaCO3% 相关性仍然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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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海北部钻孔中 CaCO3%与 DBD的相关性分析

Fig.3    Correlation between CaCO3% and DBD in boreholes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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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表现出像南部 1143 站位的数据那样有相对较

好的相关性。这似乎说明单纯的陆源沉积输入的

多少对 DBD 与 CaCO3% 相关性的强弱影响是有

限的。

如果将南海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所有的数据点

放在同一坐标系中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如图 4，在
相同 CaCO3% 下，南海南部的数据点 DBD 值较为

集中，而南海北部与中部的数据点的 DBD 值分布

范围很大。这说明南海北部和中部相同 CaCO3%
值的不同数据点之间，非碳酸钙组分的差异较大。

这似乎暗示，南海北部与中部的陆源输入的物源复

杂且变化较快，沉积环境不稳定，而南部相对而言

沉积环境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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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海北部、中部及南部 DBD-CaCO3%关系对比

Fig.4    The DBD-CaCO3% relationship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我们认为沉积物来源和水动力环境的差异

是导致上述南海南北不同区域的沉积物 DBD 与

CaCO3% 关系出现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首先，前

人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南海北部靠近陆坡位置沉积

物的来源极其复杂，包括北部大陆、台湾岛、吕宋岛、

甚至包括深层流与黑潮携带来的菲律宾海盆与台

湾东南部的沉积物，而这些沉积物的成分（主要为

黏土矿物）组成有着极大的差异[11]。这就导致了北

部的 DBD 与 CaCO3% 相关性受到较大的干扰；而

对于南海南部，CHI 等[14] 通过元素与矿物分析证明

1143 钻孔沉积物的物源至少自 6 Ma 以来变化不大，

主要来自于中南半岛与婆罗洲 2 处，所以对 DBD
与 CaCO3% 相关性产生的干扰相对较小。

其次，南海南北深层水动力环境差异很大，而

深水区水动力极其复杂，性质多样，会引起迥异的

沉积响应[15]。在南海北部，深层流（主要为 2 000 m
等深流）对北部陆坡沉积有着很强的影响，但由于

海底地形不同，深层流可能对南海南部沉积物的扰

动影响比较有限。当然，目前关于南海深层环流模

式的信息仍然较为有限[7,16]。在深海环境下，深层

流可使沉积物发生二次运移与再沉积，会在水道一

侧或两侧形成漂积体（sedimentary drift）[17-19]。根据

伊利石分布特征，南海北部深层流可向南分别延伸

至 13°N[20]。同时，前人根据地球物理方法已大致

总结出南海北部深层流的运移路径[7-8]（图 1）。该

深层流具有平均振幅达 7 cm/s 的潮流，这足以冲刷

疏松的底质并且导致黏土沉积物的再悬浮，而且该

深层流同时呈现很强的中尺度振荡特征，这种等深

流的振荡对于表层沉积物的再悬浮及长距离运输

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21-22]。所以南海东北缘强烈

而多变的深层流活动导致了复杂的沉积过程[7]。深

层流的搬运路径也已用于解释南海东北陆坡的大

规模沉积物漂积体带的存在[23]（图 1）。南海北部

的 ODP1144 站位就位于北部陆坡的漂移体上，从

而导致了极快速的沉积速率（最高达 93 cm/ka）。同

时，吕宋海峡入口外侧深层边界流流向呈现季节振

荡，在夏半年沿地形向南，冬半年反之。这就进一

步增加了南海北部沉积物来源与沉积环境的复杂

性[24]。因此，在南海北部陆架和陆坡海域，沉积

物物源除了受多个方向的陆源河流输入影响外，深

层流的搬运和扰动作用也非常重要[25]。南海的这

一由北向南影响逐渐减弱的深层流活动可能也正

是导致 DBD-CaCO3% 关系由北向南逐渐变好的

原因。

相比而言，南海南部沉积物来源相对简单，且

目前所知的北部深层流活动难以到达 1 143 站位所

处的南海南部。所以对于南海南部来言，其沉积环

境相对北部来讲稳定的多，沉积过程中受到的扰动

程度相对较轻，非碳酸盐组分变异较小。这就使得

沉积物的 DBD 与 CaCO3% 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

系。因此，虽然 CaCO3% 并不适合在南海北部和中

部海盆用来作为估算 DBD 的参数变量，但在南海

南部可以和沉积物埋藏深度一起作为变量来提高

对 DBD 的估算精度。 

3.3    南海南部沉积物干密度与碳酸钙含量关系的

二元拟合

南海南部沉积物的 DBD 与 CaCO3% 存在较为

良好的相关性，但是这与前人所研究的沉积环境稳

定的远海海域相比仍然相对较差。所以，单纯用

DBD-CaCO3% 关系进行拟合并用来预测南海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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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钻孔沉积物的干密度可能会带来较大误差。

所以，结合 DBD 与沉积物埋藏深度之间的良好相

关关系，我们尝试对南海南部沉积环境相对稳定海

域，建立 CaCO3% 和沉积物埋藏深度这 2 个自变量

与 DBD 的二元多项式拟合关系，希望能获得比

CaCO3% 或者沉积物埋藏深度的一元拟合更好的拟

合效果。我们用 3 种方式的多项式进行了拟合，并

对拟合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如表 2、3。
拟合结果表明，在沉积物埋藏深度变量为 3 阶，

CaCO3% 变量为 2 阶或 3 阶时，二元拟合的效果要

好于任意单个变量的拟合，且与更高阶的拟合效果

十分接近，拟合效果如图 5。
所以为尽量降低方程式的复杂程度，本文决定

采用（沉积物埋藏深度，CaCO3%）阶数为（3，2）的二

元多项式拟合公式：

DBD =p00+ p10d+ p01c+ p20d2+ p11dc+

p02c2+ p30d3+ p21d2c+ p12dc2

式中：DBD 为沉积物干密度；

d 为沉积物埋藏深度，m；

c 为沉积物中 CaCO3% 值；

p 为一系列系数，由 MATLAB 软件 cftool 生成，

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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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海南部 1 143站位 DBD二元拟合效果和残差分布

Fig.5    Binary fitting and residual distribution for the DBD at the site 1 143 in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表 2    南海南部不同一元拟合效果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unary fitting methods for the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自变量 阶数 R2 RMSE/（g/cm3
）

CaCO3%

1 0.62 0.10

2 0.62 0.10

3 0.65 0.09

沉积物埋藏深度

1 0.674 0.09

2 0.70 0.08

3 0.74 0.08

 

表 3    南海南部不同阶数二元拟合效果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binary fitting methods for the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阶数（埋藏深度） 阶数（CaCO3%） R2 RMSE/（g/cm3
）

1 1 0.70 0.08

2 1 0.71 0.08

3 1 0.79 0.07

1 2 0.71 0.08

2 2 0.71 0.08

3 2 0.80 0.07

1 3 0.79 0.07

2 3 0.80 0.07

3 3 0.80 0.07

注：加粗一行数据为最终采用的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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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 = 4.437×10−1

p10 = 6.326×10−3

p01 = 1.133×10−2

p20 = −1.024×10−5

p11 = −1.628×10−4

p02 = −4.141×10−5

p30 = 7.361×10−9

p21 = 1.037×10−7

p12 = 1.364×10−6

随后，将样本数据带入所得经验公式计算并与

其真实值相比较，发现绝大多数数据点的误差在均

方根误差（±0.08 g/cm3）以内（图 6），说明该经验公

式至少在本文情境下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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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海南部 DBD二元拟合公式计算值误差范围

Fig.6    Error range of the DBD binary fitting for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4    结论

（1）在南海北部及中部海域，由于沉积物来源

极其复杂，且受深层流对沉积物扰动的影响，DBD
和 CaCO3% 相关关系很差，不能应用于对样品 DBD
的估算。相比碳酸钙含量，沉积物埋藏深度是影响

其干密度更重要的因素，可用 DBD-沉积物埋藏深

度关系大致估算沉积物干密度。

（2）南部由于物源和沉积环境相对稳定，DBD
和 CaCO3% 相关关系良好。同时运用沉积物埋藏

深度和 CaCO3% 数据，采用二元多项式拟合得出的

经验公式，可以较好地用来估算该海域与 ODP1143
站位有着相似沉积环境中沉积物的 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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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bulk density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ZHANG Xinkang, JIA Guo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dry bulk density （DBD） of marine sediment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calculate the mass accu-
mulation rate and estimate the sediment flux in geological history. Due to sparse sampling interval, data of DBD in
many borehole sediments are often poor in resolution or even unavailable, which restricts subsequent studies. Pre-
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DBD of  deep-sea sediments can be estimated via the content  of  CaCO3 in the
sediments. However, whether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sediments remains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data of DBD,  CaCO3 content (CaCO3%), and burial depth of downcore
sediment samples from 17 sites in four ODP/IODP expeditions of Legs 184, 349, 367, and 368 in the SCS. Res-
ults showed that the burial dept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DBD in the southern SCS where currents are less
dynamic as represented by the ODP1143 site, showing significant DBD-CaCO3% relationship; while in the north-
ern and central SCS, relationship between DBD and CaCO3% is poor due probably to dynamic currents and mul-
tiple  non-CaCO3 inputs,  which  leads  to  the  unstabl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Using  the  burial  depth  and
CaCO3% of the ODP1143 site as variables, an empirical binary polynomial fitting equation for DBD was estab-
lished, which may be applicable for the DBD estimation for the southern SCS where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DP 1143 site.
Key words:  South China Sea; dry bulk density; sediment burial depth; CaCO3% content; binary polynomial fit-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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